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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医学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，是中医学特色的基础。
对《黄帝内经》所构建的针灸经典理论的深入理解，除在临床上实践体验外，尚有赖于思维方式的研究。本文着重分析针灸疗法特有的理论和方法中所蕴涵的主要思维成分，并探讨对部分针灸理法的认识理解。
一、阴阳

阴阳学说作为一种认识方法、思维方式，贯穿于针灸学理论的各个方面，是影响针灸基本理论内容形成的最大因素，也是针灸理论中反映最为明显、充分的认识方法。对经脉关系和作用的理解至关重要。在哲学研究者眼里亦是如此，“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的理论根基。整套中医理论和中医学说史，离不开阴阳二字。” 
阴阳学说的根本思想是整体的对立统一，形式是一分为二，活动特点是消长循环。经络的基本理论框架是阴阳，以阴阳划分经脉，不仅仅表示脉的分布区域有别，而且使得经脉之间建立起阴阳对应关系，阴脉阳脉构成经脉的整体。脉行气血，而脉分阴阳，所行之气依其脉的阴阳属性而有阴气阳气之别。脉气周行全身，无处不到，实际已经作为全身之气的代表或总括，阴脉之气和阳脉之气被视为身体整体之阴气和阳气。由此在理论上就解决了针刺经脉腧穴能够调整（机体）阴阳的原理/机制。实际上，对经脉进行阴阳的划分，就已经暗含经脉以阴阳的调整作用为整体自身调节的动力，可以说经脉的阴阳划分是说明机体自身调整功能的基础。在阴阳理论影响下建立起诸多经脉理论内容，如经脉的作用，经脉与脏腑的联系，十二经脉的连接方式及其循行走向，经别理论，表里关系，经脉数目。
马王堆古脉书中经脉与脏腑的关系尚未完全建立，经脉之间尚不能因脏腑关系形成关联，但由于有阴脉阳脉的划分，阴阳关系就成为经脉关系的基础，即阴阳对应体现为阴脉阳脉的对应，阴脉阳脉代表脉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，即体表分布上的表里关系。《黄帝内经》中经脉与脏腑两种理论相互融合，使得经脉间的关系首先体现为脏腑关系，即脏腑的表里关系。经脉的阴阳对应关系也因此常常被视为基于脏腑角度的表里关系。

分析经脉的分布特点，经脉对称分布于肢体内外侧，内外侧的相对区域本身构成一种区域对应关系，这种对应关系以阴阳而言就是太阴对应阳明、厥阴对应少阳、少阴对应太阳。实际上，经脉的阴阳划分及命名，就是按照阴与阳的程度对应关系，它反映阴阳两方相反相成的关系，从阴阳经脉名称，就可直接意会肢体内外侧的经脉存在区域对应的关系。
经别理论说明表里关系，本质是阴阳对应关系。但对经别的解释，一般着眼于经别的循行“沟通”了表里两经，并以此“加强”了脏腑联系。然而，经别的循行等具体内容只是一种形式，无非是借以表达：肢体内外侧相对区域具有治疗效应的相关性这样一种规律。这种规律早已简单地体现为经脉的阴阳划分。与此类似的还有阴阳跷脉。

《黄帝内经》中有一种仅用于针灸疗法的诊脉法，即人迎寸口脉法，就是基于阴阳认识方法。，被简约认为人迎脉动反映、代表阳经之气，寸口脉动反映、代表阴经之气。因此，只要诊察人迎脉和寸口脉的搏动情况，比较二脉的搏动差异，就可以察知一身阴阳之气的状况。相应的针刺治疗方法，又充分体现了阴阳理论重统一性的认识。根据阴阳的相互关系，阴脉气盛则阳脉相对气衰，阳脉气盛则阴脉相对气衰。因此治疗方法不是单用补法或泻法，而是补泻并用，阴脉盛者予以泻阴经、补阳经，阴脉虚者予以补阴经、泻阳经，阳脉仿此。通过这种阴阳兼顾的治疗，达到在整体上调节阴阳之气的目的。没有对阴阳理论的深刻领悟，不会产生这样纯熟的运用方法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该脉法出于理论观念的成分偏多，方法不免机械，临床实际应用及效果不免令人怀疑，后世几乎没有流传应用的原因恐怕就在于此。

阴阳思维方式还直接影响着对治疗用穴的选择、确定。例如：《内经》有治疗热病的一组59个腧穴，还有治疗水肿的一组57个腧穴。这两组穴，在分布部位上，热病59穴多位于身半以上，尤其集中于头颈部；水病57穴则正相反，全部在身半以下。这种用穴位置上的特点，并不全然是腧穴主治规律的原因与体现。按照阴阳理论，热病症状的性质属阳，为阳证，上身为阳位，头为阳中之阳，热病59穴的选穴特点体现了阳证取阳位之穴的思想；而水肿症状的性质属阴，为阴证，下半身为阴位，水病57穴的选穴特点体现了阴证取阴位之穴的思想。
既便是《难经》以五行学说解释五输穴之井荥输经合的含义、主治、选穴、补泻等，实际也是阴阳五行的结合运用。五行配合五输，使五输之间就有了生克关系，可是经脉有阴阳之异，经脉的整体呈阴阳对立统一关系，而表达整体结构关系、强调整体中各部之间影响与联系的五行学说，要满足各经脉腧穴在整体上的关系，就必须使阴经与阳经之间的五输穴具有生克关系，因此阴经井穴配木，阳经井穴配金，以此类推，而成经脉腧穴与阴阳五行的完美配合。这一切，阴阳是前提。
二、顺势

《内经》中诸多的针灸治则治法乃至具体的针灸操作，都含有一个共同的内在特性，即“顺势”。所谓顺势，即顺应自然之势。它源于古代的哲学思想，成为贯穿于《内经》的一种思维方式。          

众所周知，中医理论的形成直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，特别是道家思想。道家认为，道的统一性贯穿于万物，而且是各种具体事物的自然性和结构。道是自发性的，《老子》曰：“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”自然，即自然而然。而事物皆有其自然的趋势。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所形成的处理问题的方法，主要考虑依事物的内在本性和自然趋势来行事，有意识地取法自然，而不是去进行违反自然的、事物本性的活动。只有遵循事物的本性采取行动，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。因此，一切事物都须使之顺从其自然趋势。

受这种思想认识方法的影响，《黄帝内经》非常强调针道必须合于天道。天道即自然之道，符合自然之道的行事方法是因势利导。用针也是如此，针刺方法要与人的气血状态相合，才能取效。基于这种思想，就有了“九针者，……合于天道人事四时之变也”（《灵枢·外揣》）的用针之道，并创造性地运用“顺势”思维方法，把治疗对象的抽象特性同具体针灸方法的特性相联系、对应，统一加以权衡，形成了针灸治疗理论与方法。      
    例如体质与针刺的关系，《黄帝内经》指出，不同患者显现于外的体质特点及对针刺反应性的差异，乃是内在固有的阴阳气血特性的反映，针刺方法只有与各人阴阳气血的偏盛、多少、滑涩之势相顺应，才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。如形体粗壮、皮肤粗黑且唇厚者，其血质浓浊、气行涩迟，整体呈现一种重浊之势，所以针刺取深刺久留针的强势之法。形体瘦消、皮肤白细，唇薄言轻者，认为其血质清稀、气行滑利，整体呈轻清之势，则针刺方法以浅刺不留针之弱势对应。

    时间与针灸的关系也是这样。由于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，人体阴阳气血活动与自然界不同时间的阴阳盛衰保持同步，一年之中，春夏之季，阳气升发，气血外浮，故刺之即浅；秋冬之时，阳气收藏，气血内沉，则予以深刺。刺之浮沉（浅深）与气浮沉相合。同理，一月之中，月亮由缺至盈及由盈转缺时，机体气血也处于较弱的状态而不宜用泻法；月亮满盈时，机体气血也处于较盛的状态而不宜用补法。针刺补泻的运用对应随月相而异的气血消长之势。一日之中，各经脉气血由于依次流注而盛衰有时，所以《内经》说针刺补泻方法要依时择用而与经气的往来盛衰之势一致。      
十二经脉的气血有多有少，针刺的方法如何为宜？《内经》认为：多血多气的经脉，针刺适用出血出气的术式，反之则不宜出血出气。如阳明经多血多气，刺之宜出血出气；太阳经多血少气，故刺之宜出血而不宜出气。针刺的量及方式根据经脉特点而有一定区别，以应合其盛衰之势。      
顺势的思维方法，在《内经》制定的具体针灸操作方法中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如针刺补法的操作，以轻柔徐静为特征，以此术式对应虚证表现出的虚弱、低下、不足之势。针刺泻法的操作，以力重动疾为特征，以此合于实证表现出的亢盛、剧烈、有余之势。同样，艾灸补法的火力温和持久；泻法则火势强猛而时持续时间短，与针刺补泻操作方式的用意相同。寒证热证刺法：热性属阳，主动，势趋于外；寒性属阴，主静，势趋于内，所以刺热证以浅刺疾出（不留针），刺寒证以深刺久留，方法合于寒、热的本性及其态势。

    顺其势而治的思想在《内经》针灸理法中的体现，大致可归纳为两个方面：一是随顺生理特性，即着眼于针灸方法与机体阴阳气血活动的特性相顺应，如顺体质、顺天时。顺十二经血气多少等；二是随顺病证特性，强调针灸方法须与病证表现的特性相一致，如补泻刺法、寒热刺法等。另外，在刺法的构成因素中，有的具有多重特性，分别对应不同的态势，如留针，其动势微弱，故补法中用之以侯气至；其时间上的持续，可使刺激量累积增加，所以在因体施针时用于体强者来配合深刺。如果说古人制定的各种刺法主要是对刺激量的调控，那么，顺势思维就是形成这些特定调控方式的一种思想方法。

对思维方法的领会和把握，是从深层次上理解和探索古代针灸理论的要求与门径。古人十分强调“领悟”对习医者的重要意义，领悟《内经》中的顺势思想，就能够从思维方法的高度去洞悉和贯通诸多针灸原则与方法，其共性、规律了然于心，从而达到心领神会，运用自如。

针灸经典理论形成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时期，在思维方式上与中医理论为同一本源，并无二致，不过是反映的侧重方面和具体形式有所不同。针灸理论体系的建构，侧重阴阳思维；针灸治疗思想和方法的形成，贯穿顺势思维。简言之，阴阳成“理”，顺势为“法”。这可说是中医思维方式在针灸学范围中体现的特点。针灸学理论核心为经络学说，经络系统的结构、经络的分布联系、经络的理论说明作用以及对临床诊治的指导，思辨工具是阴阳理论；针灸治疗以体表物理刺激为手段，医者直接施术于患者，不仅表现出直观的治疗操作动势，而且与患者的形态及病势也呈现直观对应，顺势行事的方式方法得以凸显。思维是一种隐蔽的过程，思维方式渗透、融化于理论和方法之中而具有决定的作用，乃针灸之“道”，得道的意义自不待言，得道的方法唯有反复用心体悟。

